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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内地的家庭
暴力庇护所与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庇护机构的运作方
式有很大不同。

成立于 1985 年的香港
“和谐之家”受暴妇女庇护中
心是香港第一所、亚洲第二
所为妇女儿童提供紧急庇护
住宿服务的机构。“和谐之
家”设有24小时求助热线，妇
女及其子女可居住两星期至
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和谐之家”对入住者
只有一个要求，出于保密的
需要，家不能在庇护所附近
住，若是附近的，会被转到
其他庇护所去。除此，没有
任何入住要求。

在丹麦，庇护所除要求
不能酗酒、吸毒或虐待他人
外，对求助妇女不做筛选，
妇女可以在任何时间直接
到庇护所，可以不说出自己
的姓名。

在中国内地的庇护所，
不登记真实姓名是无法入
住的。并且庇护机构都对
入住条件提有要求，有的条
件甚至很是苛刻。

陕西红雨伞妇女之家
规定，受家暴伤害的妇女可
以通过妇联组织进行伤情
鉴定，由陕西省妇联或西安
市妇联出具相关证明才能
入住。

重庆家庭暴力庇护所
则规定“遭受家庭暴力”和

“无家可归”两个条件同时
具备，经工作人员审核通过
后，才能入住。还要经过对
申请人所在的街道、居委会
和周边的群众进行调查，申
请人方可入住。

长沙家暴力中心规定，
要持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报警
证明和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向
所在区妇联提出申请，如实
填写《申请庇护登记表》，经
市妇联审核批准并签字盖章
后，受庇护人方可入住。并
要求入住时间一般不超过7
天，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入
住时间的，须办理续住手续，
经市妇联审核批准后，延续
日期最长不超过3天。

对此，李峰称，如果妇
联不对入住对象进行审核
把关，庇护中心会很难甄别
谁才是真正的家暴受害者。

妇女理论、社会性别研
究专家、中国妇女研究会理
事荣维毅主要从事妇女人
权与权益保障等方向的研
究。她曾专门就家庭暴力
庇护所撰文《中国大陆家庭
暴力受害妇女庇护现状与
分析》等。她提出，设定很
多条件，不符合妇女紧急避
险要求，并且即使受害妇女
符合条件，也会因不愿公开
身份或到多个部门办手续
而放弃求助。

没有保密的庇护

在国际上，庇护所
一般不挂牌，地点保
密。内地则设在公开
地点，并进行宣传

在中国内地，庇护所成
立时大多通过媒体高调宣
传。地点大都设在民政部
门的救助站、妇联的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或在社区活动
室等，尽人皆知的地方。

学者荣维毅说，救助站
的公开性和庇护所的保密
性是矛盾的。从受虐妇女
的心理需求和安全考虑，庇
护所应当建立在一般人不
知道的地点。丹麦、泰国、
中国香港的庇护所，都不挂
牌，地址也都是保密的。

香港“和谐之家”受暴
妇女庇护中心总干事陶后
华曾介绍，“和谐之家”的地
点是保密的，因为暴力倾向
严重的施虐者可能找到和
继续伤害受虐者，甚至伤害
庇护中心内其他宿友或职
员。即使暴力倾向不严重，
甚至感到后悔的施虐者，也
可能会到庇护中心找回受
虐者，从而影响受虐者冷静
下来思考。

此外，国内的家暴庇护
中心大都设在救助站内。
一些受害者心理上无法接
受自己和流浪人员、行乞人
员一样属于被救助对象。

在 2010 年中国法学会
反家暴网络成立十周年的
研讨会上，中国法学会反家
暴网络成员的共识是，继续
努力推动政府的介入，在机
构建设和提供服务时，坚持

“生命第一，案主自决、保
密”的原则。

民间力量难支撑

在庇护所运动中，民
间力量薄弱。因资金、环
境等原因，民间组织的庇
护所大都难以为继

国外很多庇护机构是
由民间组织建立，或者政府
出资支持或购买民间组织
的服务。

中国早期的家庭暴力庇
护机构也多由民间参与设
立。荣维毅介绍，国外庇护
所的经验是，以妇女为主体、
为自救及打破沉默文化向暴
力宣战的庇护运动，国内早
期的庇护所具备这些特点。

中国最早的庇护机构
出现于 1993 年。那年的一
天，河北玉田县刚刚离婚的
妇女赵某为躲避前夫打闹，
带着两个孩子找到县妇联，
哭着说要个住的地方。妇
联想到了玉田县刺绣厂总
经理陈玉云，于是把这母子
三人送到了刺绣厂。

此后，又有几位妇女经
妇联介绍得到了陈玉云的
帮助。1993年12月，陈玉云
在厂房留出 7 间宿舍，设置
了10多个床位，玉田县妇女
庇护所挂牌成立。至 2002
年，有 48 名妇女及 9 名她们
的子女得到庇护所救助。

河北省妇联研究室主
任吴美荣介绍，早期的庇护
所大都是妇联牵头，依托企
业成立的。这些庇护所比
较灵活，部分家庭暴力的受
害者还可以学到一些技能，
有助于以后的生活。

但这些庇护所因资金、
社会环境等原因，大都难以
为继。

陈玉云的工厂2002年后
陷入困境，无力再办庇护所，

“玉田县妇女庇护所”到2005
年基本已处于关闭状态。

1995 年 9 月，湖北武汉
侨光调料公司的经理、女企
业家张先芬投资 13 万元兴

建“新太阳女子婚姻驿站”，
购置 50 个床位的用具及书
籍，设有热线电话。该站为
受虐妇女免费提供必要食
宿和生活保证。若在此打
工，按劳付酬。据报道当时
甚至有从新疆来求助的妇
女。但后来被指变相招收
廉价劳动力，甚至一些受虐
者的丈夫跑到驿站闹事，逼
妻子离开，还扬言要报复张
先芬。迫于各方压力，驿站
后来解散。

1996年1月上海第一家
庇护所“上海南方妇女儿童
家庭暴力救助中心”成立，
两个月后因无法注册关闭。

随着中国对家庭暴力
问题的关注，政府部门介入
到庇护所运动。目前，国内
庇护所有 5 种组建模式：由
妇联单独组建、由妇联和民
政部门合办、由妇联和企业
合办、由妇联和社区合办、
由妇联和个人合办。

由妇联和民政部门合
办的庇护所目前大约有 100
个，已成为中国庇护所的主
要形式。

荣维毅认为，政府主导
的庇护所模式构建，应坚持
以妇女需求为中心、坚持专
业伦理（生命第一、案主自
决、保密等原则）。同时支
持和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
庇护所及各项服务，在注
册、专业指导等方面给予支
持和帮助。

从救助到赋权

学者荣维毅认为，
如果不能从单纯的“救
助”提升为“赋权”，庇
护所难有发展空间

针对庇护所无人入住
的窘境，各地庇护所目前也
逐渐在设施和服务上加以
完善。比如，提供家庭式温
馨环境和条件，与其他机构
合作，提供心理咨询、法律
援助等。

徐州市救助站庇护中
心负责人马李称，庇护所要
在为受害者提供基本生活
和安全服务的基础上，开展
更高层次的需求支持，例如
公安机关的及时接处警、司
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卫生部
门的心理辅导等。在这个
过程中，妇联可以起到协
调、倡导、专业支持等核心
作用。

“政府介入和投入，是
庇护所运动的目标之一。”
但荣维毅担心一旦为政府
主导，庇护所则有可能变成
为妇女儿童提供福利而已，
有违旨在为妇女赋权的庇
护所运动的初衷。

在河北省妇联研究室
主任吴美荣看来，赋权妇
女，增强她们的权益意识，
以妇女为主体、自觉地用法
律自救，才是国际上庇护所
运动的初衷。

荣维毅认为，如果不能
把庇护所的功能从单纯“救
助”提升为“赋权”，则难有
发展空间。她说，庇护所不
应成为妇女儿童的福利，而
应成为受暴妇女的赋权途
径——是打破沉默文化、把
家暴干预纳入国家政法体
制的重要环节。

（上接A20版）


